
能源与矿业工程学部 　傅依备

Fu Yibei

傅依备 　 核化学与化工专家 。 １９２９ 年 ４
月 ４ 日出生于湖南省岳阳市 。 １９５３ 年毕业于
四川化工学院 。 １９６０ 年列宁格勒化工学院研
究生毕业 ，获副博士学位 。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
院研究员 ，博士生导师 。 从事放射化学方面工
作 ，制定放射化学分析法测定核装置试验威力
的方法 ，完成了多次核试验样品的分析任务 。
负责组建了激光聚变微靶实验室 ，研制了一系
列核爆模拟实验用微型氘氚靶 ，主持裂变聚变
混合堆的氚工艺研究 ，建立了堆上在线产氚演
示回路 。在同位素化学 ，辐射化学和辐射材料
改性研究等领域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 。 获国家
发明奖 １项 ，国家科技进步奖 １ 项 ，部级科技进
步奖 １４ 项 ，２００３ 年获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 。
发表论文 １９０ 余篇 。 ２００１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
院院士 。

我的求学之路

　 　 １９２９ 年 ４月 ４ 日 ，我出生于湖南省岳阳县
新乡 上傅村的一个农民家 。 父亲傅时贤 ，母
亲黄氏 ，家有三个姐姐 、一个哥哥 ，由于逃避国
民党抓壮丁 ，我哥哥长期在外帮人驾船（木帆
船） ，仅父亲一人种田养活全家 ，家境十分贫寒 ，
一家人除父亲能识几个字外 ，全是文盲 。 我从
四五岁开始就在家帮父亲做农活 ，放牛 、拾猪牛
粪 、砍柴 、插秧 、除农作物野草和收割稻子等 ，除
重活外样样都做 。 １９３９ 年后 ，日本军队入侵湖

南省 ，曾多次攻打长沙市 ，每次来回都经过我家
乡 ，每到一处都烧杀抢掠 ，我父亲和哥哥先后多
次被日本兵抓去做劳工 。 一次我也被抓走 ，后
来跟我叔父一起逃出日本鬼子的虎口 。 平时
日本军队就驻扎在离我家约两三公里的山

里 ，我们就在日本人的大炮射程以内生活 ，因
此 ，村庄里的房屋和田地里的人和牛羊就成
了敌人的射击目标 ，许多农田荒芜 ，人们生命
难保 ，死人是经常的事 。 １９４０ 年 ，当时国民政
府下的赈济委员会在湘北沦陷区收留失学儿

童 。 我一直渴望读书 ，知道此事后吵着要去 ，
母亲不同意 ，我父亲硬着心肠把我送到报名
的龙头冲 ，这样我进了湖南衡山南岳难童教
养所读书 。 这里不仅生活很苦 ，缺医少药 ，死
亡率很高 ，而且经常遭受日本飞机轰炸 ，老师
天天带我们在山上松树林里上课 。 虽然如
此 ，我在这里还是可以学到从来不知道的知
识 ，我从一个无知的农村野孩子受到了启蒙
教育 ，第一次懂得国家 、民族和敌人的大道
理 ，我开始懂得学习文化知识的重要 ，慢慢知
道没有知识就要受穷受苦 、落后就要挨打的
道理 。 我拼命读书认字 ，我的学习成绩名列
班上前茅 ，受到老师的关爱 。 可是好景不长 ，
１９４４ 年日本侵略军开始了大规模的进攻 ，从
长沙一直打到贵州省的独山 。 这时老师带着
我们朝广西 、贵州 、重庆方向逃难 。 我们在前
面逃 ，日本兵在后面追 ，国民党的军队毫无抵
抗之力 ，我们经桂林 、柳州 、宜山跑到河池后 ，敌
人愈来愈逼近 ，逃难的队伍被冲散了 ，于是我们
开始各自逃命 。 我和同学赵完璞相依为命 ，他
背着一床棉被 ，我背着席子和一个铁皮筒（用来
煮饭） ，跟着难民队伍的人流盲目地沿着坑坑洼
洼的砂石马路向前蠕动 。 沿途老百姓的房子都
空着 ，人都跑光了 。 我们饿了就在路旁的田地
里采野菜充饥 ，或者是在老乡的门前屋后找些
玉米棒用火烤糊了吃 ，晚上就在老乡的空房里
或屋檐下过夜 。 在路经都匀时我们住在城里 ，
到深夜突然听到人们呼唤哭啼和车辆长鸣的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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杂声四起 ，我们被惊醒后睁开眼一看 ，火光冲
天 ，知道不好了 ，这是放火烧城 。我们仓忙起来
往城外跑 ，在混乱的人群中我和同伴赵完璞跑
散了 ，剩下我一个人 ，我只有跟着逃难的人群继
续往前走 。 几天后走到靠近贵阳的贵定时 ，遇
上了上面派来收留我们的人 ，喜从天降 ，我们有
救了 。 在贵阳逗留数天后 ，上面用卡车把我们
送到重庆赈济委员会所在地 。 这时我们从湖南
出发时的两千多个小孩只剩下三百多人了 ，我
成了这次大难中活下来的幸运儿之一 。 到重庆
后不久 ，赈济委员会把我们分配到所属的巴县
第二儿童教养院 。 这已是 １９４５ 年初 。 院方原
拟把我们送到重庆利华橡胶厂做工 。 在求学欲
望驱动下我以同等学力考进了江津国立九中 。
当时的国立中学全部公费 ，包括学费和食宿费
用 ，但是书籍和文具需自己解决 。 我和沦陷区
的父亲（后来知道母亲在 １９４３ 年就去世了）已
失去联系多年 ，现在他乡异地举目无亲 ，没有任
何经济来源 ，怎么办 ？我暗下决心 ，要以非凡的
毅力克服当前的困难 ：课堂上一面用脑子记 ，一
面作笔记 ，课后借别人的书来抄 ，最困难的是英
语 ，当时英文字母都不识 ，抄写和听课就更难
了 。 抗战胜利后国立九中搬回安徽省 ，我转入
重庆市二中 。 由于刻苦学习 ，成绩优异 ，我被多
次评选为班上优秀生和模范生 。

１９４８ 年 ，我考入当时很著名的公费学校中
央工校专科部化工专业 。报考时我连报名费和
照一张相的钱都没有 ，去找一个同乡借遭到拒
绝 ，我只有把唯一的一床棉絮卖掉 。 在重庆整
个冬季 ，我没有穿过棉衣和袜子 ，一年四季穿草
鞋或麻窝窝 ，天再冷也只有一条单裤 ，而这些衣
服也都是周围的好心同学送的 。 １９５２ 年来了
一批调干生 ，他们见我穿得单薄就凑钱给我买
了一件棉衣 ，这件棉衣后来在我分配到东北时
帮了大忙 。

解放后我曾多次报名参加军干校 ，可是长
期的营养不良使我骨瘦如柴 ，体重只有八十多
斤 ，体检时均未通过 。 由于从小过着贫寒的艰

苦生活 ，因此 ，我对自己的生活处境也不十分介
意 。 解放初期虽然我的生活远未走出困境 ，但
我的精神很充实 ，我由党的地下外围组织新民
主主义群众服务社转团 ，１９５２ 年入党 。 我一方
面努力学习 ，一方面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 ，这
使我学到许多在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，增长了
不少做事的才干 ，使我后来在做人处事和思考
问题的方法上受益匪浅 。

我与核事业结下不解之缘

　 　 我 １９５３ 年毕业于四川化工学院（其前身为
中央工校的一部分） ，被选派到中国科学院工
作 ，在北京文津街科学院报到后分到长春综合
研究所（现为应用化学研究所） ，参加钻探泥浆
的科研工作 ，这对我来说是一项完全陌生的领
域 。 一年后我被动员去参加留苏考试 ，给我一
个月的准备时间 ，当时我是不愿去报考的 ，原因
是我得了神经衰弱症 ，头痛得厉害 ，但在领导催
促下只有去试一试 。 报名的人数不少 ，但最后
全所只考取了我一名 。 开始所里要我去学人造
纤维专业 。 １９５５ 年出国时又要我改学金属腐
蚀专业 。 这年的秋天我进了列宁格勒大学化学
系读研究生 。 我的导师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电化
学教授叫杜鲁金 。 我虽然出国前在北京俄专学
了一年俄语 ，但听力还是不行 。 导师每天上午
都要给我开小课 ，讲金属腐蚀的基本理论 ，他一
边讲 ，一边在纸上画画写写 ，讲完了把稿纸给
我 ，让我回去好复习 。 他的精神真使我感动 ，现
在我还常常想念他 。 １９５６ 年春 ，根据我国政府
和苏联的协议 ，苏方将一批保密专业对我国开
放 ，同时政府决定从当时在苏联留学生中抽调
一批在读研究生和大学生改学保密专业 。 这样
我就被抽调到列宁格勒苏维埃工学院第五系学

习核化工专业（即核燃料后处理工艺） ，从此结
下了与核技术的缘分 。 当时核科学技术是尖端
技术 ，也就是说我要从头学起 ，包括基础课和专
业课 。 我知道这是一门高新技术 ——— 原子核科
学技术 ，对我们国家太重要了 ，虽然对我来说实
·６７２·



能源与矿业工程学部 　傅依备

在太难了 ，但是为了我国的现代化 ，为了祖国的
强盛 ，再困难我也要迎头而上 。 在 ５０ 年代所谓
核物理 、放射化学 、核燃料后处理工艺学等对我
来说都是闻所未闻的 ，对一些专有名词也很生
疏 ，我必须面对语言和专业的困难 。 当时有幸
听发现铀自发裂变的彼得扎克教授的核物理讲

座 ，他讲得深入浅出 、易懂 。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
我终于完成了副博士研究生的基础和专业课的

考试 ，下一步是要进入研究生的论文课题研究 。
我的导师是教研室主任施伟多夫教授 。 他对我
能否胜任副博士论文研究工作持怀疑态度 ，他
要对我进行一个前期考试 ，考试通过就给题目 ，
通不过就要“走人” 。 （在当时的苏联 ，导师的权
限很大 ，对不合格的学生有权劝退 ，但要经学校
学术委员会通过 。）他给我三个样品瓶 ，瓶内装
有几种不同的混合放射性同位素 ，要我在一个
星期内分析出来 ，那时对我这个刚接触核技术
的初学者 ，又无现在的多道分析测量设备是有
一定困难的 。 接到任务后我根据已掌握的知识
做了分析 ，四天后把结果交给导师 ，他看了后很
不高兴 ，说只做对了一个样品 ，要我重做 。这时
我感到问题严重 。 第二次拿到样品后 ，我没有
急于动手 ，而是去图书馆进行了几天的文献调
研 ，然后制定出分析方案 ，对样品逐一进行放化
分离 ，再测半衰期确定核素 。 当我把分析结果
送给导师时 ，他看后说了一句“好样的” 。 也就
是说我获得了做论文研究工作的资格 。 几天后
他给了我一个清单 ，里面开了 ５ 至 ６ 个研究方
向 ，由我来选择 。 选什么方向 ，研究工作如何做
就是研究生自己的事了 。 后来我领会到 ，这样
的指导研究生方法 ，对培养研究生独立地进
行创造性科学研究的能力是很有益的 。 由
于基础薄弱 ，专业知识要从头学 ，加上语言
困难 ，我要比其他学生更加倍地努力 。 从早
上 ８ 点到晚上 １０ 点钟除中午吃顿午饭 ，我都
在实验室做实验 ，每天都是最后一个离开实
验室 ，寒暑假期间也不例外 。 我的论文题目
是“汞阴极法分离放射性同位素” 。 国外文

献报道用这种方法只能提取有稳定二价的

稀土元素 ，如铕 、钐和铽 。 我从建立方法和
实验装置开始 ，经过无数次实验失败和多次
修改方案 ，所谓功到自然成 ，终于走出了困
境和谜团 ，摸清了规律 ，接下来就是取数据
写文章 。 最后我的论文发展了该方法 ，采用
锂汞齐的技术途径 ，实现了提取和分离无稳
定二价的稀土元素 ，并且成功地用该方法完
成了数种放射性稀土同位素的分离 ，同时对
该方法的机理进行了探索 。 先后在苏联权
威杂志 枟放射化学枠上发表论文 ７ 篇 。 于
１９６０ 年 ５ 月完成并通过了论文答辩 ，获得副
博士学位 ，但这只能说我在核技术领域刚跨
进了门槛 。

１９６０ 年初回国后分配在清华大学工程
化学系 １２０ 教研室任副主任 。 在清华先后
指导了核燃料后处理专业的毕业生和研究

生 。 编写了我国第一部枟人工放射性物质工
艺学枠讲义 ，并在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第一
次开设了这门课程 。

１９６３ 年春节前夕 ，我接到通知 ，调到二机
部第九研究所（后来的九院 ——— 中国工程物理
研究院）工作 。 当我知道九所是从事核武器研
制的单位后 ，我的心是多么的激动 ，这是全国各
族人民多年来的心愿 ，它像磁石般地吸住了我
的心 ，这是多么伟大 、多么光荣的事业啊 ！ 作为
一个党和人民一手培养出来的科技工作者 ，我
义无反顾 ，能为这个关系到国家安危和声望的
事业添砖加瓦 ，也算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 ，
也是我毕生的愿望和追求 ，我没有丝毫犹豫 ，毅
然走上了这个新岗位 。

转眼就是四十多年了 。 这四十多年是我人
生道路上最宝贵 、最重要的四十多年 ，也可以说
这是我一生中称得上真正为社会为国家做了点

事的四十多年 。 这四十多年我从北京到西部 ，
从青海高原 、新疆戈壁沙漠 ，到四川深山峡谷来
回滚打 ，都留下了我的足迹 。 我经历了“四清下
楼”的批判 ，“文化大革命”中莫须有罪名的残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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折磨 ，但我忠于事业的心从来没有变 。 我先后
在放射化学 、同位素化学 、辐射化学 、环保化学
和材料科学等领域承担了一个又一个国防科研

任务 ，在同仁共同努力下作出了应有的成绩 。
指导培养了一批硕士 、博士研究生 。 在实验室
和研究所的建设与管理中尽了我应尽的力量 ，
也获得了党和国家给予的各种荣誉称号 。

在我国第一枚原子弹研制的日子里

我到九院后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参加钋 — 铍
特种中子源的研制 ，这是一个和中国原子能研
究院的合作项目 ，我是九院方面的负责人 。 这
项工作的首要任务是利用反应堆生产钋 ２１０ 。
钋在门捷列夫周期表中是空白 。 １８９８ 年由法
国人比埃尔 · 居里（Pierre Curie）和法籍波兰
人玛丽 ·居里（Marie Curie）共同发现钋（Polo‐
nium ，Po） ，玛丽 · 居里为了纪念她的祖国波兰
（Poland） ，将这个放射性元素取名钋 。 钋有 ２０
几种同位素 ，但钋 ２１０ 的寿命适中 ，其半衰期
为 １３８畅 ４天 ，衰变时放射出能量为 ５畅 ３０５ 兆电
子伏的 α粒子 。 做成钋 — 铍中子源就是利用这
些 α 粒子打在金属铍上发生核反应释放出中
子 。 钋 ２１０ 是用金属铋（Bi）放在反应堆孔道
内经中子照射发生核嬗变反应而生成的 ，然后
用化学分离方法将钋 ２１０ 同位素从辐照靶料
中提取和分离出来 。 这是一种毒性很大的放射
性元素 ，国内是第一次生产 ，而且要制成一种特
种中子源 ，需要的量大 。 因此这项工作对我们
不仅是陌生的 ，而且难度很大 。 我来九院前这
项工作已经开始 。由于当时缺乏实验室条件和
设备 ，工作环境非常艰苦 ，但人们都有一股为国
争光为人民争气的苦干精神 ，那时有一个口号
“有条件要上 ，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” 。 就
是在这种精神鼓舞下 ，没有实验室就自己搭工
棚 ，没有手套箱就自己制造 。 为了抢时间 ，我们
不得不在技术安全条件完全不符合要求的情况

下工作 。开始时整个工作是在用油毛毡做屋顶
的工棚里进行的 ，冬天无暖气 ，夏天炎热逼人 ，

通风很简陋 。 手套箱是自制的简易结构 ，密封
性很差 。 放射性废水都贮藏在工棚里 ，因此 ，工
棚里的辐射剂量很高 ，加上大家当时对钋的放
射性特性不甚了解 ，手套箱内外 ，甚至地面墙面
都受到钋的放射性沾污 。 我们就是在这种条件
下夜以继日工作 。 到 １９６４ 年上半年已建立钋
的生产工艺 ，并生产出居里量级的钋 ２１０ ，制
成我国第一枚原子弹研制所需的模拟裂变谱中

子源 ，这不仅填补了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空白 ，而
且当时在国外也只有很少的几个国家能达到这

样的水平 。此外 ，我还负责青海核基地放化实
验室的工艺设计 ，并配合设计院的工程设计
工作 。

１９６４ 年是我国核武器研制最关键的一年 ，
年初我们大队人马要向青海我国第一个核武器

研制基地 ２２１ 厂转移 。 ３ 月份 ，当时的国防科
委副主任张爱萍将军给我们作了动员去青海的

报告 。 一提到青海 ，我们就想到高海拔 、低气
压 、风雪严寒的塞外风光 ，对仍然年轻的我们来
说 ，虽有些好奇的浪漫色彩 ，但仍有离乡背井 、
远去他乡之感 。 然而我们中没有一个人提出特
殊要求 ，说一句怪话 ，没有一个人掉队 ，没有一
个人借故留下来不去 ，就像战士上前线一样 ，青
海是我们该去的地方 ，是我们发挥作用的地方 ，
因为那里是战场 。

在我的行李 、书籍和关系都随大队人马向
青海出发时 ，接到大连 ５２３ 厂的电报 ，要我们派
人去 。 我们在该厂加工的用于青海 ２２１ 厂放化
实验室的一套大型设备在加工中出了技术问

题 ，厂方和设计单位在这个问题上意见分歧 ，要
求使用单位去人 。 我是这项工程的负责人 ，只
有推迟去青海 ，先去大连 。 到 ５２３ 厂后分别与
厂方和设计单位进行了讨论 ，但双方各持己见 ：
设计方认为加工精度未达到设计要求 ，厂方则
认为设计方案不行 。为此只有严格按图纸重新
加工后再做调试实验 ，装配调试结果仍然不行 。
最后决定将原自动机构的设计改成手动 ，虽不
如自动控制好 ，但更可靠了 。 由于双方反复多
·８７２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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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 ，本来很快就可解决的问题拖延了很长时间 。
但最后赶上了第一次核试验的需要 。 ５２３ 厂地
处海滨 ，大而空旷的板金车间 ，暖气不足 ，成天
呆在那里比不上长期工作于此的工人师傅 ，感
觉寒气透骨 ，我的腿关节隐隐发痛 。 回到北京
时腿痛在加重 ，虽然走路已经很困难 ，但去青海
心切 ，没有把它当一回事 ，以为痛一阵就会好起
来的 。 万没有想到坐了两天两夜火车后腿痛病
发展很快 ，到西宁后已不能自己下火车了 。 同
行的魏金玺同志帮我找来一辆卡车 ，将我送到
西宁杨家庄招待所 ，这时我已不能行走 ，大小便
也不能自理了 。 ２２１ 厂得悉后派人来 ，并决定
把我送进西宁市人民医院 、医院进行了各种检
查和多方会诊 ，但一直查不出病因 ，诊断不出病
症 。 住院约 ２０ 多天后 ，我院的马祥副院长决定
用软卧把我送回北京就医 。 先后在北京积水潭
医院 、北京中医院和北京部队 ２６１ 医院进行了
诊断和治疗 ，到 １０ 月底病情略有好转 ，借助拐
杖可以走路了 。

同年 １０月 １６ 日 ，我国研制的第一颗原子
弹在新疆罗布泊基地爆炸试验成功 。 这是我国
人民的一个伟大事件 ，它庄严地向全世界再一
次宣布 ，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有着悠久文明
历史的民族 ，是一个具有非凡聪明才智和创造
力的民族 ，任何困难 、技术封锁和垄断都阻挡不
住中国人民前进的步伐 。 它像一剂兴奋剂 ，强
烈地震撼和激励着每个炎黄子孙的心 。 突然间
每个人的眼睛亮堂起来了 ，腰杆也挺直了 ，这是
多么振奋人心的一幕啊 ！那时我正住在 ２６１ 医
院里 ，当听到这个消息后我非常高兴 ，兴奋得彻
夜不眠 。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感到无比骄傲和自
豪 ，但作为一名核科技工作者我深感内疚 ，因为
在关键时刻我病倒了 ，我为我们的核事业贡献
得太少了 ！

１０ 月 ３０ 日第一次核试验爆炸样品运到
２２１ 厂 。 对样品的放化分析是每次核试验的重
要一环 ，是核试验工作的延续 。 通过对核爆炸
产物的分析获取核爆的重要信息 ，确定核爆释

放的能量（威力） ，验证核装置设计的原理 ，为核
装置的进一步完善和改进提供依据 。 １１ 月初
２２１厂实验部来电报要我尽快回青海参加核爆
样品的放化分析工作 ，接电后我非常兴奋 ，无所
顾忌地立即启程 ，到厂后实验部领导考虑我的
腿痛病尚未痊愈 ，上下车和行走不便 ，安排我暂
住在离实验室很近的分厂厂区 ，以便减少上下
班来回生活区与实验室的折腾 。 我安顿下来后
的第二天召开了核爆样品分析讨论会 。 核爆样
品分析对我们来说 ，谁都是平生第一次 ，也是第
一次见到这种经高温熔融并具有极强放射性的

怪状物 ，对其组成 、化学和物理特性一无所知 ，
如何对这种怪状物入手分析 ，当时对我们来说
面临一个技术难题 。另一方面这不是一件平常
的分析任务 ，是一件要对我国第一次核试验的
成功与否提供判据的放化分析任务 ，是一项极
其严肃的政治任务 。同时样品是一次性的不可
能有第二次取样 ，样品不仅量少 ，而且样品中的
放射性物质是要衰变的 ，也就是说从核爆中这
些产物形成时开始 ，就一天天地衰变减少 ，随着
时间推移 ，这些放射性物质就愈来愈少 ，使得对
其分析的难度愈来愈加大 。 因此 ，在时间上容
不得我们去做文献调研和慢条斯理地研究 ，必
须基于已有的知识和经验果断地作出科学的决

策 。 在此之前我们做了一些工作 ，但对核爆样
品分析的技术储备还是不够 。这时候对我们来
说 ，没有多少可选择的余地 ，只有迎着困难上 。
当时我们集体中除两三个年过 ３０的人外 ，大部
分都是来自北大 、清华和复旦等名校的毕业不
久的二十几岁的大学生 ，虽然我们知识经验欠
缺 ，但我们有科学民主这个法宝 。 我们群策群
力 ，经大家反复充分讨论 ，制订了一个对我国第
一次核试验爆炸样品进行分析的方案 。 确定了
对样品进行分解的方法 、对放射性核素进行分
离和纯化的技术路线及工艺流程 、对放射性核
素进行核物理鉴定和定量分析测量的方法 。随
后组成了指挥小组 ，由我牵头 ，进行了分工 ，分
若干小组分头开展工作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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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时生活条件很差 ，工作条件也很简陋 。
初到 ２２１厂时 ，科研室的桌椅等办公用品都很
缺乏 ，科研人员就用搬家来时用的大木包装箱
当桌子 ，小的做椅子 ，在这种条件下编写实验方
案 ，处理实验数据 ，进行实验的文字总结 。实验
室是新建的 ，实验用的化学试剂 、玻璃器皿等都
不齐全 。对核素测量需要能满足测量精度要求
的高灵敏度和高分辨力的探测器和多道分析

器 ，可当时只有很少的最普通的探测设备和一
台 ６４ 道多道分析器 ，其他分析仪器就更缺了 ，
只能做简单的酸碱度分析 。

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开始了我们第一次核爆

样品的放化分析实验 。 面对各种困难没有人抱
怨和泄气 ，大家心往一处想 ，力往一处使 ，那就
是要用我们的手和脑解决放化分析的难题 ，尽
快报出我国第一个核装置的爆炸威力 ，圆满完
成我国第一次核试验任务 。 这是全国人民所期
盼的 ，也是我们从事核武器研制的科技工作者
的天职 。在“自力更生 ，艰苦奋斗”的精神感召
下 ，大家充满信心 ，夜以继日地工作 ，一般都要
从早晨工作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 ，还有的人因
实验流程的需要 ，要通宵达旦地工作 。 为了确
保成功 ，要先做预备实验和冷实验模拟 ，再过渡
到正式热试验 ，一次失败再来第二次 、第三次 ，
这个方案不行 ，改用那个方案 ，反复实践 ，反复
总结 ，等到很有把握时 ，才开始正式样品的分
析实验 。 经过半个多月的艰苦磨炼 、顽强拼
搏和潜心钻研 ，终于初步解决了从核爆产物
中提取和分离所需核素的工艺流程和测量技

术 。 于 １２ 月 １ 日报出了我国首枚核装置爆炸
的威力数据 ，并得到了国防科委领导的肯定 。
通过这次放化分析任务的攻关成功 ，不仅锻
炼了队伍 ，而且增强了我们迎接日后更大挑
战的信心 。

２２１ 厂地处青海东北部的大草原 ，海拔高

（约 ３ ５００米） ，气压底 ，空气干燥稀薄 ，馒头发
不起来 ，大米饭夹生 ，平时吃不下饭 ，夜间睡不
好觉 ，经常头痛 、头晕 、血压升高 ，胃部鼓胀不消
化 ，各种高原不适症状都有反应 。 我们去的时
候 ，２２１厂的住房和生活条件比过去有了很大
的改善 ，但由于 １９６４ 年上来的人员多 ，住房建
设一时跟不上 ，以至于我们来后都住得很拥挤 。
不论年龄大小 、级别和职位高低 ，研究室的人员
都是睡双层床 ，一间住房少则 ４ 至 ５ 人 ，多则
１０ 至 ２０ 人不等 。 夫妇两人也只能住一间能放
一张双层床的房间（套房内的小厨房） 。 面对这
样的生活条件谁也没有在意 ，因为大家一心想
的是工作 ，整天忙的是完成国家的任务 。 没
有人争过待遇 ，提过奖金 ，更没有人要过加班
费 。 这种精神非常可贵 ，它是来自广大知识
分子 、工人和干部内心对祖国 、对社会主义的
爱 ，来自他们对建设强大祖国的责任感 。 这
就是为什么在我国经济实力很弱 ，工业基础
底子不厚 ，科技水平不高的条件下 ，能够在不
太长的时间里 ，依靠自己的力量研制出只有
少数几个经济发达国家才能制造得出原子弹

来的根本原因之一 。

寄希望于未来

回顾 ４０ 多年前的往事略感欣慰 ，因为我们
没有辜负人民的期望和时代赋予的责任 ，做了
我们应该做的事 ，虽然不能说做得尽善尽美 ，但
是到底在我国核武器发展史上留下了一丝痕

迹 。 时代不同了 ，但青年人对社会 、对祖国的责
任没有变 。古人云 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。 我们
相信今天的青年人会以出色的成就把我们远远

地抛在后面 。 对此我们决不会嫉妒 ，我们将为
他们对祖国做出的每一个成就和业绩鼓掌 、喝
彩 ！ 只有这样我们伟大的祖国 、伟大的民族才
有希望 ，才有光辉的未来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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